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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物形象分析 

 

《白蛇传》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是一个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民

间故事，具有深刻内涵、优美而动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白蛇传》的故事也

再其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地丰富着，从最初的民间口头传播，逐渐落实到了笔头

上，有了相关文字记载。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许仙、白素贞、小青、法海四个人

的恩怨情仇展开的，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一个忠心耿耿的丫头、一个极力要

拆散人妖之恋的得道高僧，正是在这种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之间却发生了一段

缠绵幽婉，曲折离奇的故事。 

在泰国的文学世界里，《幽魂娜娜》虽然是慌怪陆离的神鬼故事，但其内

容框架却是存在现实原形的。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和人事的充溢，故事中的主人

公已在不经意间被民众神化了，时至今日已变成当地人顶礼膜拜的神灵。近些

年来，《幽魂娜娜》的魅力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本身，其它艺术门类也显

现出了对于《幽魂娜娜》的热衷和喜爱，并与其文学文本融合，编排成现代

舞、小说、电影、连续剧等，使得它从案头读物摇身一变成为多元艺术的综合

体，麦克、娜娜、亚赞多大师这三位主角也随之被大众所熟知。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皆是在各自的国家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同为

人妖之恋与人鬼之恋题材选取，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人世生活的眷恋，

同时它们也都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民族文化精神。 

 

第一节   许仙与麦克 

 

在中国，许仙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随着《白蛇传》故

事的不断充实，许仙这一文学形象也随之日益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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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仙是个谦和、厚道、纯朴、善良的青年，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中温柔敦厚、仁义道德的一个缩影。从许仙与白素贞在断桥上的初次相遇，到

后来的雨中送伞，许仙的这些行为都是处于他至真的淳朴善良，至纯的仁义礼

教，是真性情的展现，真感情的流露，一切皆是自然而然，毫无做作之态。当

法海告诉许仙，白素贞是千年蛇精化身来的，要来害他性命时，他并不盲目轻

信，反而以亲眼所见的平日里白素贞的温婉贞静、贤良淑惠、治病救人的事实

来进行辩驳，显得单纯可爱。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凡人，他毕竟听到了一个

得道高僧的劝解，难道这样一位不管是高官还是贫民都很尊敬的老方丈所说的

全都是一派胡言吗？矛盾和纠结其实始终在他的内心徘徊挣扎着，进而发生了

端午节那天对妻劝饮雄黄酒的一幕。性格情感上的矛盾每个人都会有，所以这

样的个体冲突是符合人情常理的，正是在这一单纯的形象身上也存在复杂性才

会让他与读者更贴近，给人以更“真”的感觉。当他发现妻子因为饮雄黄酒真

的化作一条大蛇后，便立刻被吓得昏厥过去，又表现了一介书生柔弱的一面。

随后，引出了一段白素贞冒险盗灵芝仙草救夫的感人故事。 

许仙的性格中还有反封建的一面，这是最为重要而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一

点。“柔弱”似乎已经成为了许仙性格特质的代名词，与白素贞的敢爱敢恨不

同，许仙的爱恨是凡人化的，而妖仙化的。他在爱情上也存在着犹豫和迷惘，

这样不仅使得许仙这一文学人物，才显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可信，还恰到好

处地在对比中衬托出白素贞对待爱情的忠贞坚定。此外，他的爱情观也是其反

传统反封建的体现。他与白素贞相爱恋既是前世早已注定的情缘，也是今生踏

破铁鞋之后的偶遇，是两情相悦、自订姻缘的。这与传统的父母之命、明媒之

言的老套婚恋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历经磨难本

以为可以就此长相厮守的时候，许仙发现了妻子苦苦隐藏的秘密，于是他来到

金山寺避难，但在此他依旧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内心反而充满了矛盾，他度日

如年，心中满是对妻子的切切思念。当得知白素贞为救他与法海斗法，身处险

境的时候，他最终选择逃出金山寺去与妻子会面。面对小青的逼问，许仙抛出

了肺腑之言“才知道娘子用心良苦，万苦千辛为许仙，你纵是蛇类我心不

变”，从而完成了他人性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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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期的文学形象相比，许仙的性格是立体的、复杂的、更贴近现实生活

的，较之以往只注重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的文学形象而言，许仙的形象要

深刻得多，成功得多，也要真实得多。 

经过再度加工，用于戏剧表演的剧本《白蛇传》中，许仙这个角色的性格

定位有了较大的调整。口头或是书面所呈现出的民间传说中，许仙总是在动摇

和坚定之间徘徊，从最初的对白素贞一见钟情，到得知其为蛇妖后的恐惧、动

摇，再到历尽磨难之后对白素贞一往情深的升华，他在感情从一个凡人的轨迹

起始，以神仙眷侣的唯美而终。而在专门用于现代影视表演的《白蛇传》剧本

中，许仙被刻画成为一个纯粹的痴情种子，是个专一执着的善良书生，对白素

贞一见钟情之后便坚定不移，明知道白素贞是妖也不退缩，虽然中间也曾有纠

结与烦闷，但始终不曾偏离爱的轨迹，甚至不惜以一死来证明他对白素贞刻骨

铭心的爱。 

《幽魂娜娜》虽是个传说却取材于真人真事，主人公之一的麦克也与《白

蛇传》中的儒生许仙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讲，麦克是生活在泰国四世皇时期

的平民阶层的典型，当时的泰国还是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也

是简简单单的，社会的稳定更是让他们甘愿安于农业生产，田地劳动。待到社

会动荡不安时，政府就会到民间去抓壮丁到边疆去从军打仗，背井离乡，生死

难料，那种对未来的未知，对亲人的眷恋，带给百姓的只有撕心裂肺的痛。 

佛教文化在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播，影响着泰国民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在泰国有些非常特别的现象，例如医疗、教育、文化等本应是政府强

化落实的社会建构，却在各方面都离不开寺庙与僧侣，这一点在宗教观念方面

表现得尤为突出。麦克是个佛教徒，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浓厚的

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观念充斥在他的头脑中。他性格中的体贴、厚道、

纯朴、善良也都源于佛教“真、善、美”的基本教义，但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

佛教信徒却充当了一把人鬼之恋的搅局者，相信三世轮回却反对人鬼相恋。 

恋爱中的麦克在表达感情时比许仙还要强烈得多，他以一种近乎纯粹的坚

定向人们呈现着对于娜娜的爱恋。他非常疼爱娜娜，当他在家时，他会帮娜娜

做家务，也许在今天这在我们看起来并没什么，但在那个封建礼教盛行的男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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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卑的时代，麦克这样的行为却是一种大胆地尝试。一天当他在田地里辛苦地

劳作时，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娜娜已经离世的消息，他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非常

愤怒地训斥了邻居，甚至还试图动手，认为邻居所说的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

事，这样随意的言论是对其深爱的妻子的不尊重。但在不久之后，当他发现整

日与其朝夕相处的娜娜原来是个鬼魂的化身而已，此时的麦克立即表现出了难

以置信的惊恐，之前对娜娜的爱恋已经无暇顾及，抛弃了深爱着他的鬼妻，连

滚带爬地到佛寺向高僧求助。 

麦克与许仙在爱情上都有妥协的一面，也都有矛盾的一面，对于纯真爱情

的追求与人类惧怕异类的心理之间的矛盾难以得到妥善的处理。虽然内心有纠

结，但麦克还是对妻子还是心存切切思念和关切，他努力劝说娜娜放下这段情

感，从而使其灵魂得以轮回，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幽魂娜娜》内容显得朴素简单，当时传统泰国平民布衣穿着的描写既有

益于完善鬼妻的形象塑造，同时也在行文流水之中融入了泰国文化色彩，呈现

出一个自然纯朴的乡村景象。蜿蜒潺潺的溪流，人们划着小舟经过娜娜的木

屋，而娜娜所有的却是失落的等待，借一个女鬼来表达充满温情的世间女子的

爱情故事，讲述了一段简单却动人的情感。与其说《幽魂娜娜》是一部说鬼念

邪的恐怖片，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痴情缠绕的爱情片。 

在传统的民间传说和戏剧作品中，存在着灵异传奇的固定传统，而在影视

剧《幽魂娜娜》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新变。麦克被刻画成一个情感纯真的善

良佛教徒，他所付给娜娜的爱恋是纯粹的，最后做出了分别的选择，也全是处

于鬼妻能够得以轮回寻找到真正的幸福的目的。他既有理所当然的人对于鬼魂

的恐惧之感，又有着对于妻子娜娜的深切真挚的爱恋，夫妇俩人都不忍放手，

而麦克最终的狠心决定确是出于为了娜娜得以轮回的善良初衷。麦克是真实

的，是活生生的，是在凡间可见的，是那么亲近世俗的，他和娜娜的爱恋是痛

苦的，是悲剧性的，但更是无私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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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白素贞与娜娜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蛇女。首先，依照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

学家、原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荣格（Carl Jung）的理论，蛇女的复杂形象可

以被看作一种原始意象，它的形成反映了原始文化背景下的万物有灵、动物崇

拜的观念[1](P.26)。古时侯，人们模仿各类动植物，甚至石头这样的自然馈赠或

是太阳此类的天体去塑造心目中关于神祗的种种观念。这种对动物神祗的崇拜

发源于原始思维的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和万物有灵信仰的特征[2]

（P.95）。在原始社会，各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中都存在着许多神圣的受到人们保

护和崇拜的动物。人们普遍赋予它们某种神秘色彩，将它们作为本部族的图腾

并加以膜拜，从而构造出自己同这些动物间的亲缘关系来对其信仰加以巩固，

而用以描述这种亲缘关系的系统说法就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流传下来。蛇以其

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历来被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选为题材，它几乎在世界各地区

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关于蛇的传说。古印度人相信天地

由两条大蛇搅动乳海而创生；在中国，蛇被一致公认为是龙、夔等幻想动物的

原型，人类始祖伏羲与女娲皆人首蛇身；在古希腊、罗马，蛇也被视为治病之

神：古代的克里特岛奉蛇为地母，雅典的卫城迄今还盛行跳蛇的风俗[3]

（P.96）；圣经故事也从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早在人类

繁衍的初始时代，这些神话传说就已经出现了。蛇有着极具特色的栖居之所

（河流、沼泽、森林和地穴）和固有的形象特征：形体曲折柔软、潮湿、滑

腻，行动迅捷，都是人类不能体验的，而其蜕皮变形的特质更是给尚无自然科

学支撑的原始族群一种神秘莫测的敬畏感，被认为是非凡的原始力量的象征[4]

（P.160）；更重要的是，在远古人类的意识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有意

 
[1] M.H.艾布拉姆斯.镜与丁.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檀明山.象征学全书[C].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 

[3]
 
檀明山.象征学全书[C].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 

[4] 荣格.原始意象[A].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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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或者有着某种超人的力量的，神、人与自然万物可以互相变形，互相演

化，乃至互相通婚。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曾化为白牛劫走人间少女欧罗巴；

中国的《山海经》里，精卫化身为鸟，衔石填海；黄帝母附宝，见电绕北斗，

枢星光照野，感而孕[1]（P.76）；中国彝族的神话英雄支格阿龙是母亲从神鹰的

三滴血中受孕所生等。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和原始联想作为集体无意识的

一种结构形式，以种族记忆的方式被保留下来，在东西方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以蛇为素材的蛇郎、蛇女与人类的情爱纠葛的故事比

比皆是，其基本情节和某些细节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中国民间有“物老成精”的信仰，在精怪故事中，无论是何种精

怪，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领，即能化形成人，或是狐狸化人，或是古树化人

等等，这对于后世仙传、小说的选材和描写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在唐传奇

《柳毅传》里就有对来自龙宫的奇女子的描写。在《白蛇传》中，女主人公白

素贞是白蛇所变，小青是青蛇所化，化形为人是精怪与人交往至关重要的一

步，有了人形，才有了相见相识的机缘，才有了纠缠不清的恋情。但精怪为何

非要变作人形呢？随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发展，对人自身的估价也越

来越高。而人的地位的提高，使得在图腾崇拜中原高居于人之上的动植物的地

位日益下降。于是，当人们在把握自身与外界，特别是动植物的关系时，表现

出强烈的天下万物以人为主的精神。因此，一切飞禽走兽所变化的最高形式，

通常都是人。作家们抱着一种生命交感的意兴，将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社

会关系注入到化形为人的精怪上，精怪故事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或

是一种变形的写照。精怪虽然化形为人，但还保留有原形的禀性。它们有动物

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最终都是人类能抓住了它们的某些弱点而得以取胜。在

《白蛇传》里，就企图利用蛇怕雄黄这一特性而使其显形，可见精怪虽有其过

人之处，但总体上却是无法与人匹敌的。 

再次，白蛇化人，并不是化作一个普通的人，它幻化为一个美丽的女子，

出现在人间，并发起温柔的攻势。中国文人有所谓的“思美人”情结。他们在

 
[1]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第二章   人物形象分析  

 

 33      
    

忧患失意，悲愤抑郁时，往往以思怀美人来忘却人间的苦恼，而在这排解的背

后又象征的表达了对朦胧幻美的追求。可是，文人将目光越来越集中于女性的

美貌时，这种眼光就会渐渐物化了。男子只是站在一种欣赏的角度来描绘女子

的美，并把这作为精神空缺的弥补。从另一个角度，小说作者把花容月貌赋予

精怪，把美女与精怪等同，也是为故事主旨服务的，要小心女色，正如佛教中

所讲的那样，“当思好色妙女如罗刹，不见其可爱，唯见其可畏如骸髅 ”。蒲

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著名的《画皮》，也写了一个化为美女的恶鬼专吃

男子的心脏。女子拥有了美貌，就要来世间媚人了。难怪鲁迅先生讲：“西班

牙人谈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然而中国的文人学子，总说女人先来

引诱他。”希望女子引诱表明了古人对于色欲的幻想。传统的“男女授受不

亲”的礼法压抑了男女正当的性爱要求，加之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严格，男女双

方讲求门第相对，真正两情相悦者是很少的。于是，中国人未被满足的性意识

就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变形的表现。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性爱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仙之间，

人鬼之间，人妖之间。人们似乎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既逃避传统道

德的谴责，又使强烈的性的欲念得到宣泄。 

从故事形成的社会现实来看蛇女。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白素贞

是一个具有独特光彩、无可相比的女性形象。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

中，居然能够产生出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居然欣赏和推崇这样一位女性，一般

说来简直不可思议。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是贤

妻良母，三从四德。她应该美丽贤惠，忠贞守节，相夫教子，侍奉枕席，还要

能吃苦耐劳，与丈夫甘苦与共。但是，她可以没有才干，“女子无才便是

德”；她可以“女攀高亲”，安享夫荣妻贵；她可以软弱，可以畏缩，可以悲

悲切切，可以无所作为。总而言之，男性社会希望、也愿意让女性处于依附地

位，女性被置于、一般也安于这种依附地位，双方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相

容”。但是白素贞却偏偏不是如此。白素贞重情重义，知恩必报。就因为当年

许仙在西湖上救过她和小青的性命，就一定要化着女子，以身相许，报答许

仙。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千磨万劫，但白素贞却不改初衷，与丈夫生死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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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贞不仰慕富贵荣华，当时的许仙只是个药铺的小伙计，寄居姐丈家中。他

虽然也与白素贞一见钟情，但穷得连迎娶的费用都无力承担。白素贞不嫌他出

身寒微家境贫穷，只想着“如何帮些儿才好”，自备钱财嫁与许仙，只图夫妻

恩爱，两情相悦。白素贞精明干练，自立自强。两人成婚之后，白素贞主动承

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自主创业，筹划开了一家药铺，与许仙挂牌行医。整

日里辛苦操持，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才干让许仙折

服不已，白素贞生性仁厚，宽宏大度。平日里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甚有美

名。可那丈夫许仙却是天性软弱，全无主见。经不住法海一番挑唆，便对白素

贞心生猜疑，多有冷落。面对这般委屈，白素贞惟有伤心落泪而无半句怨言。

端午之日，许仙竟然听信法海蛊惑，在怀有身孕的妻子酒中下药，害得白素贞

现出原形，险些送了性命。可是白素贞却发誓“拼了千年道行”也要到蓬莱山

盗取仙草，救许仙还魂，为此“纵死仙山，也不枉我与许郎夫妻一场”。如此

胸襟气量，许多七尺男儿也应自愧不如。 

白素贞尽管温柔善良，但是面对邪恶却有一身威武刚烈的气概。她九死一

生才救活的丈夫，再次被法海诱骗去了金山寺。白素贞忍无可忍，为了救回丈

夫，终于拔剑而起，水漫金山，以带孕之身与法海舍命相拼。纵然最后被法海

镇压在雷峰塔下，却依然无怨无悔。白素贞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

绝无仅有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温良贤淑、百般柔情，又有

男性的侠肝义胆、高风亮节，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

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都无可相比。

白素贞形象的奇还奇在，一个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故事中的女子，即使用今日社

会中现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的

“自尊、自重、自爱、自立、自强”，早在白素贞身上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了，而今日中国的现代女性，离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白素贞的形象更奇特的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并不符合中国男性社会意识对

女性依附角色的定位，相反，她身上的男性才干与品质让许许多多男性如许仙

之辈在她面前相形见绌，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及其文学为什么会创造出

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来呢？文学常常是对社会心理缺失的一种补偿，白素贞形象



 
 
 
 

 
 
 
 

 

 

   第二章   人物形象分析  

 

 35      
    

的产生，表明中国男性社会心理对这种女性的渴求。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男性固然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在强势的外表下，男性并非就没有软弱，就不

可能力不从心，就不希望能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份支持和扶助。也就是说，强势

男性也会有弱势心态。更何况有许多男性从来就没有强过，比如许仙，除了善

良忠厚之外，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在社会底层任人摆布，这样的男人，还能有

多少志气和胆气来独撑门户，封妻荫子？他们心中何尝就不希望有一位能干的

女子帮他、助他、拉他、扶他？只不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到这样的

女子罢了。现实中的缺失就转化为梦境，就演化为文学，民间故事中的白素贞

就是这种男性“弱势心态”的产物。中国文学中还有几位令男性崇敬的女英

雄，那就是花木兰以及“杨门女将”穆桂英和佘太君。花木兰家中父亲年老，

兄弟年幼，只能由她代父从军。“杨门女将”的故事背景则是北宋边关告急，

满朝男性无一人可以领兵出征，杨门男将也大多战死沙场无人可派。最后只好

由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或者让佘老太君“百岁挂帅”，领着一帮女将奔赴疆

场。可见产生这些女英雄的故事背景都是男性在家中、国中处于弱势状态的时

候，正是男性的这种有别于主流意识的弱势心态造就了文学作品中的强势女

性，花木兰、穆桂英和白素贞都是如此。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蛇女。说起男女两性的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自然又涉

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即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男女平等，指的是男女

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在中国当代社会

里，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一下身为女

性的白素贞与男性的相互关系，探寻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正确道路。白素贞所

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男权社会，那种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将女性置于

男性的从属地位。在那个社会里，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溺

死女婴的现象在民间时有发生，买卖妇女则是社会上的正常交易。白素贞从西

湖水底来到这世上，根本不可能从社会上自然获得任何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

是，白素贞依靠自身的聪明才干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奋力打拼。她用自己的一片

真情打动许仙，争取到自己的美满婚姻。她靠自己的辛苦操持，与丈夫一道经

营药店，行医卖药，维持家庭生计。面临法海这种社会势力对她一次又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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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迫害，她挺身而出，凭借自身的武艺与法海舍命相拼，竭尽全力保护自己

的亲人与家庭。她与许仙生的儿子后来还中了状元，回来拜祭母亲，令世人仰

慕不已。世上谁还能说这个女子不如男? 白素贞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平等地位更

值得称道。白素贞刚柔兼备，智勇双全，远非丈夫许仙所能相比。那许仙确也

厚道，一切都听从妻子安排，说起来倒像是个女主男从的家庭模式。但是白素

贞全没有强势女性在家中常有的那种骄悍之气，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呵护有

加，不急不躁，不离不弃，无意强弱，不计高低，唯一看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

那份情意，情到深处，无有彼此，这才是男女平等的至高境界。在那个本不平

等的男权社会中，白素贞靠什么在社会上和家庭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不是靠宪法的保护和法律的支持，不是靠男性社会的施予和照顾，也不是靠社

会公理和道义，没有谁给她提供任何现成的条件，白素贞凭的是自身的才干和

努力，凭的是自身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家里家外的重大作用，正是这份社会作

用奠定了她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明确

规定了男女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

利、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婚姻权、财

产权等等。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看，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女性所拥

有的权利，包括经过一代一代的女性努力奋斗才获得的权利，今天的中国女性

都已经拥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权

利还没有全部落实。例如一些地区女孩的入学率还偏低，不能享有同等的受教

育的权利。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女儿和儿子还不能同等分得家庭财产等等。但

是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比

较充分的条件，而且有些方面还采取保护女性的政策，例如在各级选举和干部

配置等方面常常专门为女性划定名额，这与白素贞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

语。不过这样的平等还仅仅是条件上的平等，还不能保证女性与男性在结果上

的平等，即让女性与男性在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队伍中拥有同等的数量，在经

济上获得同等收入，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和声望。因为仅仅有这些条件还

不能直接导致所需要的结果，结果的获得，还必须靠女性凭借这些条件，像白



 
 
 
 

 
 
 
 

 

 

   第二章   人物形象分析  

 

 37      
    

素贞一样去努力，去打拼，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业绩，发挥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作

用，去赢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幽魂娜娜》与《白蛇传》的巨大区别，首先在于《幽魂娜娜》是百年前

泰国口传的真人真事。在泰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娜娜是个温柔、善良、

忠诚、渴望、听从丈夫的父系社会的女性惯例。她与白素贞的形象相比有很大

的差异，可以说娜娜的形象由善良的美女转变成凶狠害人的鬼妻，而白素贞的

形象由害人的蛇妖转变成美女，虽然白素贞尚未完全脱去妖气，但已无害人之

心。而娜娜全都相反，她存在仇怨之心，总怨恨那些接产妇不专心帮她接产，

导致产妇死亡，使她失去圆满的家庭。在佛教观念中，难产而死的鬼魂巫术比

其他的鬼魂强，再加上她开始动手伤害别人之后，巫术更强烈，难以找人来收

服她。娜娜追求自由幸福是正义、合理的，尽管结局是悲剧。娜娜为捍卫自由

幸福而显露出来的愤怒精神，对麦克自私的爱，使她采用了凶狠的手段争取

他，已经死去的她与麦克相恋却不能恋，想做却不能做的窘境时，企图将隐衷

“合理化”。所谓“相恋却不能恋”，是说两人不在同一个的世界了，一个还

活着，一个不在人世了，所以恋情要停止，不能再续；“想做却不能做”，是

说娜娜不在人世了，当然她不能跟麦克照样像活人那样生活，因为白天她不能

在人世，傍晚时她才可以化身成人跟麦克一起生活，麦克所吃喝的全是腐烂的

食物，住宿也是破破烂烂的旧房，可娜娜用了巫术瞒了他的眼睛，所以麦克所

看到所饮食的东西都跟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若这样坚持下去，麦克的人气就会

被她吸取，最后，麦克肯定跟她一起走。那也算是娜娜伤害了丈夫，在佛教的

说法中，娜娜又犯了很大的错误——杀生。娜娜的爱情是想占有，她不想放弃

麦克，说爱也好，自私也好，她总认为麦克是属于她的，别人不用来管，不要

插手。这么深爱丈夫的鬼妻，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世间到死去的她，仍然等待

丈夫，舍不得失去麦克，同时她自己也不想离开，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能有一个

美满的家庭。简言之，娜娜是个人，有血有肉有感情，她所表达出来的态度都

是非常激烈和冲动的，有时也难以理解。若我们站在娜娜的角度思考，死去的

她明明知道不能重生，同时也不能与麦克有美满的家庭，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

了延长时间，跟麦克生活时间长一点儿，与麦克多生活一天，她就感觉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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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泰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泰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

等产生着重大影响。简单地说，娜娜为了保留麦克的爱，明明知道若麦克一知

道她不在人世了，肯定会离开，但还是对麦克不肯释手。还有一种说法，因娜

娜的巫术很强烈，她会知道什么时候麦克对她开始怀疑，她就用巫术吸引他。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性爱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仙之间，人鬼

之间，人妖之间，人们似乎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白蛇传》主要谈到人妖之恋，白素贞从蛇妖经过修炼化身为人，而《幽

魂娜娜》主要的谈到人鬼之恋，娜娜因难产而死变成鬼妻，守候丈夫，想有一

个美好家庭。无论如何，每个宗教都强调了这个说法，人与鬼绝对不能相爱。

可这两篇口头传说，都证明了爱情的力量，白素贞与娜娜都为了爱，而牺牲自

己。白素贞为了许仙牺牲了自己的自由，自愿受苦。而娜娜为了拦住麦克付出

了很多代价，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而且造成悲剧的原因，都是由白素贞与娜

娜决定的。  

 

第三节  法海与亚赞多大师 

 

《白蛇传》中，法海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如果以蛇妖的角度来观察，法

海是正面人物，可是当蛇妖蜕化成义妖，而且广为读者所喜爱时，法海的行为

不再是除妖，他的角色被转移成负面意义。《雷峰塔传奇》一改过去道德正统

思想，转而歌颂这场不被看好的爱情。法海由一个慈悲的和尚，逐渐演变成一

个阴险残酷的封建统治者，成为封建势力的化身，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不愿让

白素贞和许仙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施用种种压力迫害他们。法海在传统白蛇

传故事中算是反派角色，《新白》中的法海，借用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

掉》一文所言：“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贵恙的之外，

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

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

敢再出来，到现在还是如此……”用这个奇特的民间传说作为白蛇传故事的结

尾，表现了广大受压迫民众的心理，所以鲁迅先生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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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是个普通人，他刻意苦修以求成佛，他本人具有僧与魔、人与妖、爱

与妒等多种情感与性格特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法海本人想成为得道高僧，

但内心却一直存有无法驱除的魔性，他以降妖除魔为任，为此不惜枉杀无辜，

甚至利用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徒儿十天对自己的信任，去对付白素贞。对于美貌

绝伦的蛇妖白素贞，他是既恨又爱，恨得明目张胆，却爱得隐忍难言。后来，

法海失去了佛性与人性，变成地道的魔怪。 

在央视版《白蛇传》的剧本，对法海的刻画又往反面走了一步。他见妖收

妖，遇魔除魔，只分正邪，不管善恶。六根未尽，甚至因为对白素贞的暧昧，

偏执成魔，以许仙胁迫白蛇，终落得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下场。在这里，法

海这一形象改变了传统的扁平性，变得丰满起来。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人性渐

失，魔性渐长，爱意渐弱，恨意渐强。在动态中完成了由“僧”到“魔”的转

变，其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他企望成“佛”却

最终成“魔”的下场，又恰好与白蛇向往成“仙”却最终成“人”的结果形成

鲜明的对照，通过这种对照，让我们明白：善良、爱情是人性的本质所在，获

得这种本质，妖也能蜕变成人，失去这一本质，得道高僧也将堕落成害人害己

的恶魔。 

《幽魂娜娜》的亚赞多大师，是用善心说服并降伏娜娜的高僧。亚赞多大

师的背影跟其他高僧与众不同，大师有泰国皇族血统，是一个与佛有缘的人，

而且很聪明。大师一直自我修行，据说大师法力很强，对诵经及各佛理经论，

样样皆精，很多善信都对大师十分尊敬。《幽魂娜娜》电影里在危急关头大师

出现，用善意之心解释、讲道理让娜娜放了麦克，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就算是

天上注定，没人挡得住，所以这一切都预示着娜娜鬼妻的悲惨命运。因为这种

事情不可能被人承认，《白蛇传》人与妖的结合都不允许，何况《幽魂娜娜》

是人与鬼呢？ 

佛教对规范泰国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式小乘佛教更强调自我内省

和个人修行，要求控制情感乃至身体运动，亚赞多大师提醒了娜娜愤怒和激动

会导致灾祸。然后告诉她该与麦克决断了这段情，不能再续，越延长下去越痛

苦，对谁都没有好处。当然，麦克心理存在着情理矛盾，但如果放纵自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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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娜娜就无法有轮回的机会了，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些。娜娜本身

也不想让麦克痛苦，她的愿望是让她所爱的人有美好的生活，后来，她终于下

了个决心，放了麦克，跟从着亚赞多大师走了。据说大师取走了娜娜的额头骨

后，将之制成腰带一直带在身上。泰国男性佛教徒一生中至少都要剃度出家一

次，最后，麦克为了替娜娜积德求福，他决定剃度出家，这也反映了佛教已成

为社会上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法海与亚赞多大师驱妖除魔的手法进行比较。《白

蛇传》里的法海，用凶狠的手段伤害白素贞，在他的眼里，妖魔全是坏的，没

有一个是好东西，他就是见到妖杀妖，遇到魔收魔，法海觉得这个手法是对

的。而亚赞多大师是按照情理道德来说服娜娜，让娜娜自觉明了实际、承认自

己的悲惨命运，放了麦克，让他有了新的世界。‘爱’是难理解的话题，会带

给人们幸福，同时也会带来痛苦与难过。泰国的佛教提倡放生，反对杀生，相

信轮回后世。


